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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赋能理论，以在校研究生群体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数字技术赋能的二维度中介模型，

解释课程思政学习与育人价值实现的关系。同时，还探讨了数字技术赋能的二维度(资源赋能和心理赋

能)在课程思政学习与育人价值实现之间的中介效应，以及社会网络在课程思政学习与数字技术赋能之

间的调节效应。通过实证分析发现：课程思政学习与育人价值实现显著正相关；数字技术赋能在课程

思政学习与育人价值实现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社会网络在课程思政学习与数字技术赋能之间呈现负

向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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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

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强

调，要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

导地位的根本制度。高校作为思想教育和人才培

养的主要阵地，必须继续做好思想政治课程建

设，要勇于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式[1]。只有这样，

高校才能践行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然而，在高

校中，加强思政教育一直被认为是思政课老师的

职责，专业课老师只需要讲好自己的课，完成知

识传授就可以了，这就导致高校内思政教育与专

业教育难以融会贯通。 

    为了解决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局部化、浅层化

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师座谈会上提出，需挖掘其他课程和教学方式中

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所有课程都与思想政

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构建全员全

程全方位的育人大格局。这为高校课程思政建设

指明了方向，由此，教育部发布《高等学校课程

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提出要全面推进高校课程

思政建设，发挥好每门课程的育人作用，提高高

校人才培养质量[2]。 

    课程思政涉及整个高校课程体系，不仅包括

现代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专业课程，还包括面向广

大学生的各类综合性、通识性课程。这些课程在

人才培养中都有其独特的作用，不同专业的不同

课程也有其自身建设的规律和要求。实施课程思

政教育教学改革，正是在尊重课程自身建设规律

的前提之下，在实现课程的知识传授、能力培养

等基本功能的基础上，挖掘并凸显其价值引领功

能[3]。同时，数字技术的全面覆盖与长足发展，

使研究生能以极低成本使用互联网，减少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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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和能力制约，开展思想政治学习[4]。那么，

数字技术如何增进课程思政学习及其育人价值

的实现，其机制是什么？本文将以在校研究生群

体的调查数据为基础，通过综合分析，试图从

数字技术赋能的角度回答这些问题，从而为了

解课程思政学习与育人价值实现的深层关系提

供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 课程思政学习与育人价值实现 

    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在立德树人的根本任

务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教育的目的不仅是给

学生传授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塑造学生的品

格[5]。目前，高校开设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培养

学生个性、塑造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培养学生的

人格素质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相比之

下，其他课程更多侧重知识与技能的传授[6]。其

实，每门课程都应该具备立德树人的功能，并且

必须发挥立德树人的功能。因此，无论是思想政

治课程，还是“课程思政”都一致强调发掘、发

挥和落实高校课程体系的育人功能。 

    当前，课程思政的核心任务是培养时代新

人[7]。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讲话都谈到了

培养“时代新人”是教育的重要使命和根本任务。

培育时代新人不仅要求高校培养的学生能够掌

握先进的知识和扎实的技能，还要求高校学生具

有深厚的家国情怀、强烈的担当意识、坚定的理

想信念[8]。其中，“思政课程”提供专业的思想政

治教育，而“课程思政”是在良好的专业课教育

基础之上，探索专业课程中蕴含的思政教育资

源。在掌握专业知识技能的同时，培养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通过两者的融合互通将

学生培养成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 

    “时代新人”不仅体现了科技和知识的与

时俱进，更体现了家国情怀、使命担当、价值规

范[9]。在“时代新人”的内涵中，首先，要体现

一个人应该具备的价值、人格、素质等要素，这

也是教育的根本目标。其次，“时代新人”要适

应和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最

后，“时代新人”强调“新”，应该体现出以往

人才所不具备的全新特点，如强烈的时代使命

感、突出的价值关怀和强烈的时代责任感。时代

新人是一个全面包容的概念，它指向一个人的信

仰等精神层面的价值实现，而这正是课程思政所

致力于构建的课程体系应该关注的重点[10]。因

此，本文提出相关假设如下： 

    H1：课程思政学习正向影响育人价值实现。 

    (二) 数字技术赋能与育人价值实现 

    随着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

的蓬勃兴起，数字技术赋能(digital technology 

empowerment)成为各行各业追逐数字价值红利

并实现快速成长的重要契机[11−12]。数字技术赋能

是指利用数字技术实现业务优化、流程改进、效

率提升以及价值创造方式重塑的过程[13−14]。对于

高校而言，数字技术所带来的效率提升、社会协

同以及资源分配的优化，为高校的高质量发展提

供了新应用、新动能。高校教师可以使用更加智

能化的工具来开展教学、科研以及支持整个高校

及其价值链中的生产和服务[15−16]，帮助高校实现

育人能力的升级。对于学生而言，数字技术可以

提供可靠和有效的信息和服务，创造更容易的市

场与社会准入条件来增强其学习能力[17]。 

    数字技术的发展使世界急速扁平化的同时，

也加快了不同阶层间的分化[12]。因此，从外生角

度看，数字技术应用对在校研究生群体的影响可

能是一把双刃剑，既可能带来“数字红利”，也

可能会进一步扩大“数字鸿沟”[18]。如何真正提

高“数字红利”，去除“数字鸿沟”，关键在于

提升在校研究生群体的主观能动性及应用数字

技术的能力。主观能动性体现了人们对于知识和

技能的渴望，是个人参与学习实践的前提[19]；应

用数字技术能力更多指数字技术工具赋予人们

获取信息能力的增强或新的现象的产生，让使用

人群或组织获得过去所不具备的能力或无法掌

控的资源。Lin 等将数字技术赋能分成三类：结

构赋能、心理赋能和资源赋能[20]。结构赋能是基

于权力和资源配置的不均衡，着眼于提高客观内

部条件(如制度、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

去除结构性障碍，包含信息、机会、资源等；资

源赋能主张辨识和获取当地资产资源，协助个体

提升资源获取、掌控和管理能力；心理赋能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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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资源和能力获取，并着重个体的主观效能感

(如自信心和自我意识)，使其感受到掌控自我命

运。基于此，本文采用数字技术赋能来解释课程

思政学习中在校研究生群体如何利用互联网等数

字技术主动进行选择，并且通过学习过程把这些

选择转变为理想结果。同时，当前不同地区与高

校课程思政建设的差异主要来自各自的资源禀

赋条件以及主体的认知、意识等内部条件的差别，

因此，本文研究假设中侧重体现数字技术赋能中

的心理赋能与资源赋能。本文提出相关假设如下： 

    H2：课程思政学习正向影响数字技术赋能。 

    H3：数字技术赋能对育人价值实现具有显著

正向影响。 

    H4：数字技术赋能在课程思政学习对育人价

值实现的影响过程中起中介作用。 

    H4a：资源赋能在课程思政学习对育人价值

实现中起中介作用。 

    H4b：心理赋能在课程思政学习对育人价值

实现中起中介作用。 

    (三) 社会网络与课程思政学习 

    “课程思政”的设想依据是课程中所内蕴

的价值性，即通过三全育人实现立德树人的育人

目标，课程是实现这一价值的主要手段。它基于

思想政治课程的价值属性，在高校课程之间发挥

着协同作用，围绕着培养新人的总体目标形成了

系统的联合作用力。如何促进时代新人的培育

呢？传统观点认为主要以显性课堂和隐形课堂

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中的两类手段，其中

显性课堂是依照教育目标，有计划有目的地在教

育实际运行过程中，正面直接地对研究生进行教

育，从而得出相应结果的教育方式。隐性课堂是

相对于显性课堂而言的，是渗透性、潜隐性地对

环境和情景等因素加以应用，从而潜移默化地将

思政教育元素作用于研究生的一种教育方式。具

体而言，显性课堂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四门必

修课+形势与政策课)，是研究生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教育的核心课程，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

起绝对主导作用。隐性课堂包括综合素质课程(通

识教育课程、公共基础课程等)和专业教育课程

(哲学社会科学课程和自然科学课程)。前者在思

想政治教育中发挥着渗透作用，着眼于在扎根理

想信念的过程中培养人的综合素质。后者起着不

断深化和扩展的作用，强调主流价值观在知识教

学中的主导与引领作用[21]。然而这种基于外生视

角，以强调普适为出发点的理论，犹如“授人以

鱼”，缺乏可持续性，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研究生

群体的思想政治教育需求，也不利于他们的价值

塑造与能力提升，并始终面临着普适与效率的矛

盾，即过于强调普适，会以损失效率为代价，甚

至从长期来看可能会有诸多不利的影响[22]。究其

原因，乃是因为事物发展的关键在于内因，施加

外力只能解决一时或局部的问题。由此，需要从

内生性的角度考虑育人问题，并着重关注研究生

群体在实现育人价值中的积极作用。育人的核心

应该是加强对研究生思想与能力的培养，需要更

多地关注怎么通过课程思政学习促进在校研究

生群体自身能力的发展，激发其自身的主观能动

性[23]。本文结合在校研究生群体思政学习的特

点，认为社会网络也属于对思政学习有影响作用

的重要因素，于是，本文提出相关假设如下： 

    H5：社会网络负向调节课程思政学习与数字

技术赋能之间的关系。 

    综上所述，本文假设如表 1 所示，共包含 7

个研究假设，并形成如图 1 所示的理论模型。 

 
表 1  研究假设 

H1 课程思政学习对育人价值实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2 课程思政学习对数字技术赋能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3 数字技术赋能对育人价值实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4 数字技术赋能在课程思政学习对育人价值实现的影响过程中起中介作用 

H4a 资源赋能在课程思政学习对育人价值实现中起中介作用 

H4b 心理赋能在课程思政学习对育人价值实现中起中介作用 

H5 社会网络负向调节课程思政学习与数字技术赋能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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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课程思政学习、数字技术赋能及育人价值实现的理论模型 

 

    三、研究方法 

    (一) 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收集数据，主要以

正在进行课程思政学习的在校研究生为研究对

象。在正式调查之前，本文对问卷进行了预测试，

向身边正在参与课程思政学习的本科生和研究

生发放问卷，并单独向每一位被调查者说明问卷

答题方式，并对问卷中有关题项的含义进行解

释，最终收回有效问卷 85 份。针对预测试的分

析结果，经与被调查者的沟通以及与有关专家的

讨论，对问卷中的部分题项进行语义修改，确保

表述简洁易懂，并最终形成本文的正式问卷。正

式问卷主要借助问卷星平台通过线上渠道(微信、

QQ 等)发放。具体来讲，一是向所在高校的本科

生与研究生班级发放，并以滚雪球的方式请求他

们向其认识和有接触的其他高校的在校研究生

转发。二是联系在其他高校工作的同学及朋友，

请求他们帮忙转发给其所在高校的研究生。本

次调查共回收问卷 1 329 份，剔除答案重复率过

高以及前后问项填答有矛盾的问卷，最后得到有

效问卷 1 275 份。 

    (二) 变量定义 

    1. 因变量 

    育人价值实现。数字技术减少了在校研究生

群体与外界社会的隔离，提升了个人的能力，创

造出育人价值与成长价值，体现为个人知识增

加、选择多样性以及社会公平。因此，本文根据

聂国林开发的一项包含 26 个题项的思想政治教

育价值有效实现的量表[22]修订而成，分别选择个

人知识增加、选择多样性以及社会公平来对育人

价值实现进行测量，修订后的育人价值实现量表

由 10 个题目组成，该量表采用李克特五点计分

方式，量表的 α系数为 0.875。 

    2. 自变量 

    课程思政学习。研究生群体的培养与成长的

最终实现是以在校研究生群体的价值引领、知识

传授和能力培养为内核[24]。对于处于“拔节孕穗

期”的在校研究生而言，其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正在打底塑形，只有充分培养、科学滋养，

其人生才能节节壮、步步高。当下，青年学子接

触的世界丰富多彩，他们具有不同的经历、经验，

以及不同的智慧品质、兴趣爱好、价值观念、人

生追求，对教育也会有不同的态度和选择。因此，

本文分别选择课程思政学习渠道和课程思政学

习点来对课程思政学习进行测量。该量表采用李

克特五点计分方式，量表的 α系数为 0.95。 

    3. 中介变量 

    数字技术赋能。在课程思政学习中，数字技

术对在校研究生的赋能机制在于缩减了学生群

体与外界社会之间的空间隔离和信息隔离，突破

地域限制，帮助他们获得资源，实现资源和信息

共享[25]。在校研究生群体的结构、心理、能力、

资源、关系在课程思政学习中得到提升，学习结

果体现为收获增加，选择多样性以及体现社会公

平。因此，参照已有研究，本文主要选择资源赋

能、能力赋能两种类型来对数字技术赋能进行测

量。该量表采用李克特五点计分方式，量表的 α

系数为 0.90。 

    4. 调节变量 

    社会网络。研究生因血缘、职业、学业、地

域、友情等原因形成的社会网络关系，不仅有助

于获取外界社会信息和个人职业发展建议，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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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提供所需的学习资源，是与各利益相关者建立

联系的重要环节。成员间这种具有情感、声誉和

信任的社会网络关系，通过群体排斥和声誉损失

约束机制进行调节，使网络节点上的交换双方能

够以可预测、可接受的方式行事，节约了研究生

获取资源的交易成本。因此，研究生的社会网络

关系在提供知识、信息和资源方面起着基础性的

作用[26]。本文使用社会网络规模、社会网络异质

性、社会网络强度来对在校研究生群体的社会网

络进行测量[27]。该量表采用李克特五点计分方

式，量表的 α系数为 0.82。 

    5. 控制变量 

    本文也选取了一些控制变量，它们都可能对

课程思政学习的效果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本文

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和文化水平。 

    四、研究结果分析 

    本文利用 SPSS22.0 软件，通过回归分析的

方法，对课程思政学习与育人价值之间的关系进

行检验，回归中的变量数据均进行了中心化处

理，结果如下。 

    (一) 主效应检验 

    首先进行 H1—H3 的研究假设验证，分别为

课程思政学习和育人价值实现、课程思政学习和

数字技术赋能、数字技术赋能和育人价值实现之

间关系的回归检验，可得出表 2 所示的结果。表

2 中，M1 表示课程思政学习和数字技术赋能关系

的回归模型，M2 表示课程思政学习和育人价值

实现关系的回归模型，M3 表示数字技术赋能和

育人价值实现关系的回归模型。此外，本研究的

控制变量为问卷填答者的性别、文化水平、年龄。 

    根据表 2 中的数据可知：① 模型 M2 显著。

从回归系数上看，课程思政学习对育人价值实现

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p=0.53，P＜0.001)，由此可

见，假设 H1 得到了支持。② 模型 M1 显著。从

回归系数上看，课程思政学习对数字技术赋能有

着显著的正向影响(p=0.31，P＜0.001)，由此可见，

假设 H2 得到了支持。③ 模型 M3 显著。从回归

系数上看，数字技术赋能对育人价值实现有着显

著的正向影响(p=0.30，P＜0.001)，由此可见，假

设 H3 得到了支持。经过实证研究，本文研究假 

表 2  课程思政学习、数字技术赋能与育人价值实现的 

回归结果 

类型 变量 

数字技术 

赋能 
 育人价值实现 

M1  M2 M3 

控制 

变量 

性别 0.07  0.32 0.09 

文化水平 −0.01  0.13 0.00 

年龄 0.03  0.06 0.02 

自变 

量 

课程思政学习 0.31***  0.53*** — 

数字技术赋能 —  — 0.30*** 

统计 

量 

调整后 R2 0.84  0.76 0.83 

ΔR2 0.01  0.15 0.07 

F值 30.76***  660.72*** 444.89*** 

注：P代表显著性，*表示 P＜0.1；**表示 P＜0.05；***表

示 P＜0.01，下同。 

 

设 H1、H2、H3 均成立。 

    (二) 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基于 Baron[28]的研究方法，进行 H4 的

研究假设验证，即数字技术赋能在课程思政学习

对育人价值实现的影响过程中起中介作用的回

归检验，可得出表 3 所示的结果。表 3 中，M4

表示数字技术赋能在课程思政学习对育人价值

实现的影响过程中起中介作用的回归模型。同

时，进行研究假设 H4a—H4b 的验证，即资源赋

能在课程思政学习对育人价值实现的影响过程

中起中介作用、心理赋能在课程思政学习对育人

价值实现的影响过程中起中介作用的回归检验。

可得出表 3 所示的结果。表 3 中，M5 表示资源

赋能在课程思政学习对育人价值实现的影响过

程中起中介作用的回归模型，M6 表示心理赋能

在课程思政学习对育人价值实现的影响过程中

起中介作用的回归模型。 

    根据表 3 中的数据可知，模型 M4 显著。在

该模型中，数字技术赋能对育人价值实现存在显

著的正向影响(p=0.51，P＜0.001)，对比模型 M2，

模型 M4 中课程思政学习的回归系数由 0.53 下降

到 0.45，显著性仍保持 P＜0.001 的水平，达到中

介变量的检验标准。由此看来，数字技术赋能在

课程思政学习与育人价值实现之间起到部分中

介作用，假设 H4 获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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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数字技术赋能的中介作用的回归结果 

类别 变量 
数字技术赋能  育人价值实现  资源赋能 心理赋能 

M1  M2 M4 M5 M6  M1-1 M1-2 

控制变量 

性别 0.07  0.32 0.39*** 0.32*** 0.41***  0.08*** 0.34*** 

文化水平 −0.01  0.13 0.23*** 0.21*** 0.25***  −0.01 0.23*** 

年龄 0.03  0.06 0.06*** 0.05** 0.05**  0.03 0.04* 

自变量 

课程思政学习 0.31***  0.53*** 0.45*** 042*** 0.40***  0.57*** 0.59*** 

数字技术赋能 —  — 0.51*** — —  — — 

资源赋能 —  — — 0.44*** —  — — 

心理赋能 —  — — — 0.47***  — — 

统计量 

调整后 R2 0.84  0.76 0.78 0.80 0.79  0.81 0.83 

ΔR2 0.01  0.15 0.09 0.02 0.08  0.02 0.07 

F值 30.76***  660.72*** 414.47*** 103.79*** 396.21***  84.65*** 445.52*** 

 

    同时，根据表 3 中的数据可知，模型 M5 与

模型 M6 显著。在该模型中，数字技术赋能中的

资源赋能(p=0.44，P＜0.001)与心理赋能(p=0.47，

P＜0.001)均对育人价值实现存在显著的正向影

响，对比模型 M1-1 与模型 M1-2，模型 M5 与模

型M6中的数据赋能的回归系数分别由 0.57、0.59

下降到 0.44、0.47，显著性仍保持 P＜0.001 的水

平，达到中介变量的检验标准，由此看来，数字

技术赋能中的资源赋能与心理赋能均在课程思

政学习与育人价值实现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假设 H4a、H4b 获得支持。上述检验结果表明，

数字技术的资源赋能与心理赋能两个变量在课

程思政学习和育人价值实现的关系中存在部分

中介作用，在校研究生群体通过数字技术进行课

程思政学习，并且，在校研究生群体掌握的数字

技术资源高时更会激发其进行育人价值实现。 

    (三) 调节效应检验 

    关于调节作用的检验，本文以温忠麟等[29]

的观点及方法作为依据进行检验。所得结果如表

4 所示。 

    根据表 4 中的数据，可知模型 M7 和 M8 均

显著。通过模型 7 和模型 8 可得：在模型 7 的基

础上增加了交互乘积项以后，模型 8 对资源赋能

的解释力度显著增加了 10%(F 值显著)。在交互

项回归系数方面，社会网络在思政课程学习与数

字技术赋能之间起到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p= 

−0.53，P＜0.001)。由此假设 H5 得到支持。这一

结果表明社会网络负面影响课程思政学习与数 

表 4  调节作用的回归结果 

类别 变量 
数字技术赋能 

M7 M8 

控制变量 

性别 0.34*** 0.04* 

文化水平 0.23*** 0.09*** 

年龄 0.04* −0.03** 

自变量 课程思政学习 0.30*** 0.59*** 

调节变量 社会网络 0.19*** 0.59*** 

交互项 
课程思政学习× 

社会网络 
— −0.53*** 

统计量 

调整后 R2 0.81 0.91 

ΔR2 0.02 0.10 

F值 84.65*** 1171.54*** 

 

字技术赋能的假设成立，其可能的主要原因是调

查对象集中在在校研究生群体。相比于本科生的

以通识教育为主，研究生则更加侧重专业教育，

尤其注重培养学生的研究、分析、解决问题的能

力与独立思考能力，而这些能力的培养光靠课堂

学习是远远不够的，因此，产学研结合就成为研

究生培养的主流模式。同时，社会网络不发达的

在校研究生群体在思政学习过程中面临着空间

隔离、信息隔离、地域限制、资源匮乏、能力欠

缺等一系列的突出问题[30]，迫切需要获得思政学

习的途径，数字技术赋能恰好是有效缓解这些问

题的良方，使得在校研究生群体能够进行价值引

领与塑造，参与主流经济社会发展，获得知识增

加、选择多样化和社会公平等诸多收益。而这些

问题在社会网络发达的群体中则表现得没有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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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突出，他们有大量的机会和资源进行各种思政

学习，对数字技术赋能的渴求就没有那么急迫，

因此，降低了数字技术赋能对课程思政学习的育

人价值的影响。综合上述分析，可得如表 5 所示

研究假设检验结果。 

 
表 5  研究假设检验结果汇总 

序号 研究假设 检验结果 

H1 课程思政学习对育人价值实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成立 

H2 课程思政学习对数字技术赋能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成立 

H3 数字技术赋能对育人价值实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成立 

H4 数字技术赋能在课程思政学习对育人价值实现的影响过程中起中介作用 成立 

H4a 资源赋能在课程思政学习对育人价值实现中起中介作用 成立 

H4b 心理赋能在课程思政学习对育人价值实现中起中介作用 成立 

H5 社会网络负向调节课程思政学习与数字技术赋能之间的关系 成立 

 

    五、结论与启示 

    (一)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赋能理论与价值理论，结合国内外

关于课程思政的理论研究，选择以在校研究生群

体为调查对象，通过构建数字技术赋能的双维度

中介模型，解释了课程思政学习与育人价值实现

的影响关系。同时，还探讨了数字技术赋能的双

维度(资源赋能和心理赋能)在课程思政学习与育

人价值实现之间的中介效应，以及社会网络在课

程思政学习与数字技术赋能之间的调节效应。通

过实证分析，结果发现： 

    其一，课程思政学习与育人价值实现显著正

相关。这一研究结论从实证角度验证了“在价值

传播中凝聚知识底蕴，在知识传播中强调价值引

领”既是育人的基本实现形式，也是课程思政教

学应遵循的纲领性要求。为此，不同课程需要根

据自身的专业基础和学术背景找到最适合的“知

识传授+价值引领”的联结点，探索具有独特面

目的实现路径，做到“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

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1]。

进一步来说，在“课程思政”的教学实践中，“把

价值引领要素及内涵巧妙地融合在原有的课堂

教学中”，融入各学科教育教学中，找到最契合

的点[31]。 

    其二，数字技术赋能在课程思政学习和育人

价值实现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这一研究结论也

佐证了在数字经济时代，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一

切经济社会发展，都需要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

富应用场景优势。“十四五”规划和 2035 远景目

标纲要已明确数字经济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

重要驱动力，是赋能产业全局、催化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同时，我国已全面进入

以数字经济为引擎的新发展阶段，从这个视角而

言，数字技术为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

应用、新动能，因此，在校研究生作为数字技术

的高频使用群体，通过各种数字技术手段与工具

开展课程思政学习就成为顺理成章之事，并且在

校研究生群体掌握的数字技术资源丰富时更会

激发其育人价值实现。 

    其三，社会网络在课程思政学习与数字技术

赋能之间的调节作用显著，且呈现负向关系。这

一研究结论出现的可能原因前文已经分析过，主

要在于研究生专业教育的特性与在校学生社会

关系相对封闭，而数字技术赋能为打破这一壁垒

提供了条件。因此，在校研究生既需要数字技术

给他们提供各种各样的信息，同时又因为缺乏足

够的社会阅历和辨识力，使得对那些网络不实信

息乃至不良信息缺乏防御和抵抗，导致降低了数

字技术赋能下的课程思政学习的育人价值。基于

这一现象，就引申出了数字技术治理的问题，

即构建数字化治理体系，提升社会治理数字化、

智能化水平，提升数字经济社会的治理能力，

为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 

    (二) 管理启示 

    专业课程是高校育人的重要载体，课程与课

堂教学是高校育人的主要途径，能力培育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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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是高校育人的核心任务。因此，提升专业课

教师的思政意识，充分利用专业课程中的思政教

育元素，将专业讲授与思政教育巧妙衔接是当前

高校思政教育工作的焦点。这也是教育部印发的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中明确提出

的课程思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同时，教学中既要注重在价值传播中凝聚知

识底蕴，又要注重在知识传播中强调价值引领，

突出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融通，实现从思政课

程向课程思政创造性转化。为此，本文对借助数

字技术手段和工具提升课程思政学习的育人价

值实现具有一定的实践启示意义。在数字经济繁

荣发展的今天，数字技术对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

影响是全方位的，高等教育也不例外。数字技术

不仅改变了信息传递和知识获取的方式，也改变

了高等教育领域的资源与需求的匹配模式、价值

创造模式、就业竞争模式，并终将重塑高校与学

生的核心竞争力。本文研究结果恰好佐证了这一

点。数字技术通过对在校研究生群体赋能，提升

其课程思政学习效率和效果，进而提升其育人价

值实现。基于此，本文认为，教育界应对数字技

术，尤其是面向研究生群体的数字技术发展，给

予重视，通过提供更多有效的数字工具和手段，

培养和引导在校研究生群体，将思政教育转化、

落实成为育人价值。 

    (三) 研究局限 

    现在有关课程思政的研究成果大多采用逻

辑演绎与案例分析的方法，而本文主要采用实证

研究的方法，尽管基于调查数据的研究过程更加

严谨，研究结论更有说服力，但是仍然存在以下

局限：① 实证过程主要选择在校研究生群体为

调查对象，所得研究结论也主要反映了这一群体

的特点，而在校研究生群体与其他群体之间不可

避免存在差异，后续研究可以考虑以其他群体为

调查对象，扩大研究范围，丰富思政学习的研究。

② 研究中采用的是横截面数据，而课程思政学

习对价值实现的影响可能会随着时间而变化，未

来可采用纵向追踪法，进一步明确课程思政学习

与育人价值实现之间的动态演化关系。③ 由于

目前对数字技术赋能等问题的研究基础较为薄

弱，现有文献中用于实证研究的测量量表推广度

有待提高。本文基于已有文献修订的量表虽然在

本研究中的信、效度均可，但对于其他样本研究

是否具有同样的适用性，有待进一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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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empowerment theory and value theory, this paper takes the graduate student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constructs a two-dimensional intermediary model of digital technology empowerment to 
expla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learning and the realization of educational 
value.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discusses the two dimensions of digital technology empowerment: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of resource empowerment and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betwee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learning and the realization of educational value,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social network 
betwee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learning and digital technology empowerment. Through empirical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learning 
and the realization of educational value; Digital technology empowerment plays an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learning and the realization of educational value; Social network plays a 
negative moderating role betwee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learning and digital technology empowerment. 
Key Wor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urriculum; digital technology enabling; educ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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